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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寻古营盘 老王师傅

□ 梁桐纲

□ 郭军红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老家，
村子周边有很多水塘。春阳孕
青，池水粼粼，我与小伙伴在池
塘边抓蝌蚪；夏雨泼绿，水丰草
茂，我们在水塘里游泳嬉戏；秋
风摇黄，瓜果飘香，我们钻进池
塘 边 的 果 园 里 偷 吃 梨 子 苹 果 。
要说，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冬天。
时序步入腊月，整个世界银装素
裹，结了冰的池塘似乎拥有了神
奇魔法，我们人坐在课堂上，心
绪却被诱到了冰天雪地里，任凭
老 师 用 黑 板 擦 把 讲 桌 敲 得“ 嘭
嘭”响，也不能把我们的心绪唤
回来。放学时间临近，我们早已
蓄势待发，一俟铃声响起，便拎
了书包夺门而出。

回到家把书包往床上一扔，
就像灵巧的猫一样伏身钻进床
底，抓起藏在那里的冰车，撒丫
子向村外的池塘跑去。无论追
出来的母亲如何气急败坏且信
誓旦旦地说将实施怎样的责罚，
我们也绝不会被吓倒，进而乖乖
折身回家去写作业。

说起冰车，其实并不豪华，
无非一块废旧木板，底部两侧分
别纵向箍上一根粗铁丝作冰刃，
再找两根细木棍，末端嵌进截去
钉帽的铁钉为冰钎，一架冰车就
做成了。即便冰车配置如此简

陋，但由于材料匮乏，实施起来
仍然困难重重。我的好朋友王
二丁好不容易凑够了做冰车的
木板，却始终找不到做冰钎的木
棍，于是这家伙贼溜溜的目光，
便 盯 在 了 厨 房 里 的 擀 面 杖 上 。
后来他的冰钎由于外观顺直、手
感细腻，在所有小伙伴的冰钎中
拔 得 头 筹 ，让 他 很 是 骄 傲 了 一
回，比他爹新买了自行车接受村
里人围观时还要神气。只是第
二天上学的路上，我们见他走路
一瘸一拐，有位同学很不知趣地
问他“是不是因为偷擀面杖做冰
钎挨了揍”，他的腿当即就不瘸
了，言之凿凿地否认说根本没有
挨揍。下午放学后去池塘滑冰，
他没有带冰车，满脸羡慕又茫然
地站在那里看别的孩子玩得热
火朝天。

水塘边有一个柴草垛，小伙
伴八十多岁的爷爷时常倚坐在
草垛下晒太阳。听年龄大些的
孩 子 说 ，这 位 老 爷 爷 曾 读 过 私
塾，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我们
一群孩子嬉闹着从他身边经过
时，他总会说“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 伤 悲 ”，或 者“ 书 到 用 时 方 恨
少”。高年级的学生便摆出一副
见 多 识 广 的 神 气 告 诉 我 们 说 ：

“爷爷是嫌你们不好好学习哩。”
我们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他多
事。我的少年时光就这样在没

心没肺的欢乐中翻过去了，像翻
一本只看图画不读文字的小人
书，人生经验与学识收获，像捕
鱼技巧拙劣的小伙伴撒向水塘
的 网 ，捞 起 来 的 只 是 些 小 鱼 小
虾。

后来我参军入伍，才深刻地
领悟到，知识才是最所向披靡的
武器，可我头脑空空，开始后悔
彼时年少无知、贪玩厌学耽误了
大好时光。那位爷爷在我的心
目中逐渐变得慈祥可敬起来，只
是我当时听不懂他说的话，以致
如今后悔不已。

现在想来，一年四季风景各
异，人生不同的阶段也各有使命，
年少时不努力播种耕耘，便没有
枝繁叶茂的花季，更难得硕果累
累的收成。有句话说得好，“种一
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
是现在。”每一个当下，都是生命
中最年轻的自己。于是我买来诸
多书籍，奋力投身学习。

如今我离开老家已经 20 多
年，仍然时常忆起村边的水塘，
回想童年往事。有时候我就觉
得不同人生阶段，恰好对应了水
塘四季。

春风送暖的时候，水塘里的
冰融化了，水面被禁锢了整个冬
天，似乎寂寞了太久，因而兴高
采烈地舞蹈着，泛出粼粼波光，
就像被关在家里写作业的孩子

猛然获准出外玩耍一样，先要在
广阔天地里撒撒欢儿，手舞足蹈
一番。孩子的头脑里时刻萌发
着各种花里胡哨的念头，像一池
春水，虽然澄澈，却由于水面粼
粼，无从洞悉水底的情状，也不
能映照蓝天白云、皓月繁星。是
啊，孩子青春萌动、异想天开，虽
是 人 生 好 时 节 ，却 难 得 安 心 学
习。

懵 懂 孩 童 出 落 成 风 华 正 茂
的青年，恰似季节入夏，池塘草
木葱茏、绿水荡荡，游鱼浅翔深
藏，就像青年心底的欲念起起伏
伏，虽然有所思虑，但收获甚微。

秋风涂黄时节，池水安静恬
然，即使偶遇凉风暂至，水面略
起微澜，也会迅即平复如常，依
然蓝天白云恣悠悠，似乎将整个
宇宙都装在了心里。人到中年，
随着阅历渐丰，尝诸人生甘苦，
心绪日益沉静，进而胸怀大千而
不形于色。

到了冬天呢？冬天嘛，恰似
那位老爷爷，安坐夕阳下，双目
微闭，看似昏昏然，实则澄明如
镜的心田，映照了诸多人生过往
与智慧。冬天的池塘也是如此
啊，放眼四望，虽然冰封雪覆，了
无生机，但其内里却悄然蓄积能
量，怀育着又一个春天。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交巡警支队）

古 营 盘 ，其 实 是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察哈尔右翼前旗玫瑰营镇的一
个行政村，村名的由来已无从考
证，但就其地理位置观察，这里自
古 以 来 是 兵 家 必 争 之 地 则 无 悬
念。或许是在久远的年代，曾有
金戈铁马的将士们在此征战并安
营扎寨而得此村名。

印象中的古营盘村位于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与察右前旗的地缘
接合部，散落的土建民宅不太规
则地坐落在这里，家家户户的土
房子周围用黄土拍起半身高的围
墙，算是一家一院了。这里与周
围的村落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
的小村庄，却牵动着我 40 多年的
情思，魂牵梦绕地总想找机会到
此去踏寻，去走访，去故地重游。

机 会 似 是 爱 眷 顾 有 准 备 的
人。今年八一前夕，我和同年入
伍的战友聂喜云到内蒙古，约定
到集宁西山的皱褶里，去追寻保
卫边疆的青春记忆。7 月 22 日，是
我们说好的进山的日子，出发时
天公不作美，片片阴云从天边翻
卷而来，不一会儿便遮住了阳光，
就要下雨的天象搅动着我们将要
出行的心。为我们带路的当地战
友张银奎鼓动我们说：“咱当过兵
的人什么时候被困难吓倒过，何
况这点小雨？”一句话给我们鼓足
了劲头。于是，我们不再犹豫，驱
车往山沟里的部队老营房而去。

那 座 山 沟 ，是 我 们 青 春 生 命
的起点。老战友聂喜云带着孙子
一路讲解当年戍边保国的故事，
只见他那昏花的双眼，不时盈满
了泪珠。古营盘村离这里步行还

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具体有多
远，当时没有人去估算。现在科
技发达了，我用高德地图导航了
一下，就是走小路穿行，也足有八
九公里的路程。天上的细雨一阵
紧似一阵地飘落下来，尽管如此，
踏 寻 古 营 盘 我 们 没 有 人 打 退 堂
鼓，就是冒雨也前行。似是天公
有情，赶到古营盘村，一阵清风吹
来，刚才还淅淅沥沥的细雨停了
下来。眼前的古营盘村已今非昔
比，宽阔的柏油马路从村边穿过，
村民们盖起了宽敞的砖瓦房屋，
只有远处已无人居住的几间破旧
土房，像个老人坐在那里静静地
叙说着当年。

上个世纪 70 年代，为了抵御
外侵，保卫祖国，我们这支部队在
争分夺秒苦练精兵，时刻准备打
仗的同时，还全力投入了坑道施
工 、阵 地 建 设 的 战 备 工 作 之 中 。
我们踏寻的古营盘，就是当年我
们连队执行开山碎石战备任务的
场地。站在村边极目远眺，却看
不到当年那凸起的山丘，难道是
找错了地方？在我们犹豫地对话
时，站在一旁的一位村妇热情地
告 诉 我 们 ：“ 你 们 找 的 地 方 没 有
错，只是那个山丘的青石被开采，
已 看 不 到 当 年 的 模 样 了 。”说 话
间，一位壮年汉子从街头走来，问
清我们的来由后，主动要为我们
带路到原址踏寻。在路上，老乡
对 我 们 说 ：“ 看 见 你 们 就 觉 得 亲
呐，当年解放军就住在我家，我还
吃过你们包的饺子，可好吃呢。”
我说：“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来就是
一家人啊。”我们说着走着，眼前
出 现 了 一 个 被 挖 得 很 深 的 山 石
坑，老乡指着那里对我们说，这就
是你们要找的施工场地。我站在

那里，看着残留在地下的碎石，望
着 不 远 处 尚 残 存 的 百 姓 土 房 遗
址，按照方位，仔细搜索着过往的
记忆，认定老乡带我们去的地方，
就 是 当 年 我 们 战 备 施 工 的 碎 石
场。倏忽间，那难忘的一幕幕掠
过眼前。45 年前的初春时节，北
疆大地仍是残雪一片，我所在的
连队奉命到古营盘村北山丘处采
石砸石子，保障集宁老虎山坑道
施工建设。记得连长的动员简短
有 力 ，内 容 就 是 ：战 士 面 前 无 困
难！总结起来一个字，“干”！连
队根据总体要求为各排下达了每
日砸石方数指标，各班排又为每
个战士加码下达了指标进度，一
句 话 ，就 是 要 超 额 提 前 完 成 任
务。小老虎似的战士们穿着大头
鞋 ，戴 着 帆 布 手 套 ，一 人 一 把 铁
锤，身背一壶清水，从山里的营房
甩开脚板子，列队步行一个多小
时，来到古营盘村边山丘下。年
轻 的 战 士 们 似 乎 个 个 都 是 多 面
手，经骨干简单地示范开山砸石
子要领后，大家操枪弄炮的双手，
很快就掌握了碎石技巧，摆开了
战场。当时没有机械碎石设备，
只能靠战士的双手将山石用钢钎
采下，用扁凿錾子劈开后，战士们
再将石块搬到各自席山而坐的砸
石点，用穿着大头鞋的双脚夹住
石块，再用铁锤粉碎，一锤不行，
再砸一锤，直到一锤一锤将石头
砸成标准尺寸的石子。坐在背阴
处还有残雪斑驳的山丘上，迎着
呼啸的山风，战士们比学赶帮，虎
着劲儿地超额完成任务。渴了，
喝 上 一 口 水 壶 里 已 经 冰 凉 的 清
水；热了，用满是石尘的双手抹一
下额头汗珠，划出一个令人啼笑
皆 非 的 猫 脸 儿 。 天 气 一 天 天 转

暖，战士们先前穿着的大头鞋换
成了解放胶鞋，我们仍然用双脚
夹着石块碎石。一次，举起的锤
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脚侧面上，
那个疼痛可想而知。当时战士们
砸脚伤手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
个人叫苦叫累，走下施工火线的。

站 在 古 营 盘 工 地 旧 址 ，我 们
尽情地回忆着。战友张银奎指着
西边的远山说道：“我们每天就是
步行从那里来回呀。”远山——工
地，工地——远山。我们谈起了全
连近百号施工指战员的“战地午
餐”。记得每到中午时分，已是饥
肠辘辘的战士们，到了体力需要添
油加力的时候，炊事班的战友们总
是按时肩挑身背着做熟的饭菜来
到工地。尽管炊事员战友想尽办
法采取保温措施，但由于路途遥
远，再加上天气寒凉，战士们吃上
热汤饭便成了奢望。每天的午餐
常常是用陈大米和失去油性的老
小米混合蒸成的松散“二米饭”，土
豆、洋白菜做成的炒菜常年不变，
但战士们没有怨言，吃起来仍然是
狼吞虎咽，吃着那个香啊，胜似山
珍海味。战士们为了战备施工需
要补充体力，要加油，要大干呀！

那 时 每 天 夕 阳 斜 照 时 分 ，当
看到我们超额砸出的碎石子，经
过立方丈量后，在古营盘工地装
上军汽车团配属的解放牌卡车，
运往边城重地老虎山坑道作业工
地 ，心 中 总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舒
坦 。 能 为 祖 国 在 边 疆 浇 筑 打 不
垮、炸不烂，四通八达、能打能防、
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我们
流血出汗，奉献青春和力量很值
得。每每想起，没有懊悔，只有珍
贵与自豪！

（作者单位：河北公安文联）

时光流转，我也到了喜欢回
忆 的 年 纪 。 闲 暇 无 事 在 浏 览 网
页 时 ，我 偶 然 发 现 了 一 张 图 片 ，
图 片 中 是 一 张 挂 在 房 梁 上 的 小
竹篮。记忆如潮水般喷涌而出，
那一只小小的竹编篮子，承载了
我儿时的快乐和口腹之欢，更透
出 了 亲 人 对 我 深 深 的 浓 厚 的 爱
意。

我 出 生 的 时 期 物 资 并 不 丰
富 ，但 对 于 我 而 言 ，那 是 一 个 不
可复制的年代，拥有着最美好的
回忆和最质朴的生活。在当时，
家人把篮子挂在房梁上，也是无
奈之举，主要是为了食物防潮防
鼠的。在我印象中，那个挂在房
梁上的竹篮是神奇的，里面有各
种平日里吃不到的零食。

小时候，父母背井离乡外出
打 拼 ，我 跟 着 父 母 一 直 在 外 乡 ，
虽然乡邻间相处融洽，但我仍盼
着过年时能回老家过年。当院子

中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大门上贴
上了祝福的对联，便能感受到年
要到来的喜悦。在记忆中，每次
回老家，妈妈和爸爸带着我们坐
上 绿 皮 的 火 车 ，我 就 像 一 只 小
鸟 ，一 路 叽 叽 喳 喳 地 说 个 不 停 ，
直到下了火车，姨夫赶着驴车来
接我们。驴车上早已放上了厚厚
的垫子，再用厚厚的被子把我裹
住 ，只 露 出 一 双 眼 睛 。 寒 风 刺
骨，我却并不觉得冷。再走个七
八里路，就远远地看到在冷风中
等候的大姨和姐姐们。到了大姨
家，大姨一把将我裹进她暖暖的
大棉袄中。那时的冬天真的太冷
了 ，入 骨 生 寒 ，而 给 我 的 感 觉 却
是温暖的。

进了里屋时，我圆滚滚的眼
睛一个劲盯着房梁上的竹篮，大
姨笑我是个小馋猫。让我先喝些
热水，再把竹篮小心翼翼地取下
来 ，满 满 一 篮 子 全 是 好 吃 的 ，有
江 米 条 、红 虾 酥 糖 、豆 根 糖 、饼
干、麦乳精、橘子汁、米花糖……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贪心地
每一样都拿一些出来，直往嘴里
塞，而哥哥姐姐则只能分到一点
儿。我的神情引来了满屋子人的
笑声。直到吃得小肚子溜圆了，
眼睛依然实诚地盯着篮子一动不
动 。 直 到 如 今 ，姨 夫 都 笑 我 ，见
到吃的，眼睛都会放出光来。我
知 道 ，爱 是 会 发 光 的 ，是 大 姨 藏
在竹篮子里的光，让我这个随着
父母离开家乡的孩子，可以每每
忆起，都会感到深深的温暖和宠
爱。

炊烟袅袅，肉香从灶火旁飘
溢出来，我们几个小孩在外面无
论玩得多欢，都会闻着香味跑回
屋子里，欢快地在火热的灶膛前
蹦 跳 着 ，只 为 了 等 肉 熟 了 ，吃 上
第一口肥瘦相间的大肉块，那滋
滋 冒 出 的 油 ，就 一 个 字 ：香 ！ 再
有从篮子里拿出罐头来，一口肉
一口罐头，那美好的味道让现在
的 我 想 起 来 ，依 旧 是 唇 齿 生 香 ，
久久难忘。

时 光 荏 苒 ，年 华 己 斑 驳 ，这
些 回 忆 在 时 光 里 渐 变 渐 暖 。 如
今 ，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
房 梁 上 的 竹 篮 子 早 已 退 出 了 历
史 的 舞 台 ，其 实 ，这 些 老 物 件 在
我的记忆中始终焕发着光彩，篮
子 更 是 可 以 保 留 住 流 逝 在 岁 月
中的情感。它在我的记忆中，是
温 暖 的 代 名 词 ，深 情 至 极 ，牵 动
着 多 少 那 个 年 代 出 生 见 证 过 吊
篮 人 的 心 弦 。 那 悬 挂 在 房 梁 上
的竹篮陪伴着我的童年，亦是我
永 远 不 变 的 情 怀 ，一 路 走 来 ，一
路成长，一种感恩。其实回忆之
所以美好，是因为回忆让我们更
懂得珍惜，懂得铭记。那些凝固
了岁月的物件，总是厚重得让人
爱不释手，因为从中能看到快乐
的影像和难以复制的思念，还能
让 我 们 倍 加 珍 惜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
局北戴河分局）

一个人在前行的道路上，总会有另外一个人
或者一些人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上学的时
候，对给自己教授知识的人，我们称之为老师；等
我们参加工作了，对给自己进行传帮带的人一般
称之为师傅。

在这里，我称之为师傅的人，叫王振江。尽管
他已经退休了，但是我每次见到他，还是亲切地称
他为王师傅。因为于我而言，王师傅就像电视剧

《警察荣誉》里，初到派出所工作的新警杨树称呼
曹建军、李大为称呼陈新城为师傅一样。当年我
从市公安局调到城区派出所工作，从派出所基层
基础工作到执勤执法办案；从如何做好社区警务
工作，到怎样调解处理好社区居民的各种矛盾纠
纷；从如何爱岗敬业到怎样为人处事等等，都是王
师傅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影响我，将我从一名职
场“小白”带成了职业“快手”。

从部队转业进公安机关工作后，我一直在市
局机关。由于在部队时就从事宣传教育、新闻报
道工作，所以，转业到公安机关工作后，对市局基
本的文字材料，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然而，调到派
出所后，由于工作环境变了，工作对象变了，使得
自己在办理具体案件上，从处理方法到办案经验，
显得力不从心。毫不夸张地说，绝对称得上是一
只“菜鸟”！

记得当年我刚到派出所工作的时候，为了让
我对辖区的基本情况有个了解，老王师傅带着我
从东关社区到东门街社区，从东大街社区到花园
小区社区……利用十多天的时间，将我们警务区
管辖的所有村街、社区全部走访了一遍。不管走
到哪个地方，王师傅都对居委会的干部和居民们
介绍说，这是咱们片儿区新来的郭所长，以后有什
么事情多联系多沟通多帮助。

老王带着我在辖区走访时，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个村街社区，都有许多居民
主动和他热情地打招呼，问候他。当时我就问老
王，辖区这么多居民你都认识啊？老王说，都认识
谈不上，但绝大部分认识。话锋一转，老王又接着
说，在派出所工作只要你有事没事常下社区走走、
到街道转转，肯定认识你的人就慢慢多起来。认
识的人多了，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诸如邻里纠纷、
拌嘴打架的事情就好处理多了。说完，他意味深
长地笑了笑。事后想一想，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在工作中，老王常告诉我，其实派出所的工作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无非是一些琐碎的工
作。譬如辖区里网吧内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旅馆
业主对入住的旅客是不是做到了实名登记，出租
房房主将房屋租给了什么人住，哪个街道上的小
伙子又不安分了等等。对于这些基础工作，只要
你嘴勤、手勤、腿勤，就出不了问题。对咱派出所
来说，只要把各种矛盾纠纷处理好了，居民们和谐
相处了，就是咱派出所民警最大的成绩。这些事
情看着不大，处理好了还真不容易。对于老王的
这番话，在不久后的一次案件调解中很快得到了
印证。

那 是 在 七 月 份 的 一 天 。 我 们 辖 区 某 村 的 村
民 任 某 母 子 与 刘 某 哥 儿 俩 因 宅 基 地 纠 纷 打 起 了
架。因为除了双方当事人外，没有旁人在场。事
情发生后，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起初，刘
某哥儿俩不承认打了任某母子。为此，我和老王
先后多次去村里进行调解。每次去，老王都分别
找双方念叨，“错了不怕，只要认个错，还是好邻
居”“都是百年不散的老乡亲，抬抬手就互相过去
了”“事情不大，忍为上、和为贵”……好话念了一
箩筐，最终促使双方和解。对此，老王说，调解纠
纷要有耐心、恒心、诚心，精诚所至，没有化解不
了的矛盾。

在日常警务工作中，城区派出所因辖区人员
密集，事（案）件多，相对警情也多。每次我带着民
警出警时，老王也积极要求参加。他的理由是，自
己经验丰富，多带带你们这些年轻后生。等把你
们带出来了，我也就退休了。到那时你们这些年
轻后生还记得我这个老民警，我也就知足了！听
到这话，总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水塘四季

于恩华 作
作者单位：故城县公安局

雪城秋韵

儿时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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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莉

□ 赵启献


